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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說
好
了
要
看
台
灣
果
陀
劇
團
的
︽
淡
水
小

鎮
︾
，
怎
知
一
忙
起
來
就
忘
記
此
事
。
到

了
猛
然
記
起
時
，
話
劇
已
經
落
幕
了
，
不

知
有
沒
有
錯
過
好
戲
。

︽
淡
水
小
鎮
︾
的
原
著
是
曹
爾
頓
．
懷
爾

德
的
劇
本
︽
小
城
風
光
︾
︵
英
文
直
譯
應
是

︽
我
們
的
小
鎮
︾
︶
。
果
陀
把
它
當
地
化
，
將

一
個
美
國
小
鎮
的
故
事
改
成
以
台
灣
淡
水
為
背

景
。
其
實
懷
爾
德
的
作
品
本
來
就
受
到
中
國
的

影
響
，
也
許
很
多
資
深
的
劇
場
人
都
不
知
道
懷

爾
德
的
父
親
是
駐
上
海
的
美
國
大
使
。
小
時

候
，
他
的
父
親
常
常
帶
他
看
京
劇
，
令
他
對
中

國
戲
曲
的
表
現
手
法
印
象
深
刻
。
所
以
，
當
他

寫
︽
小
︾
劇
時
，
也
用
上
了
京
劇
的
簡
樸
、
寫

意
的
表
現
手
法
。

︽
小
︾
劇
寫
的
是
美
國
一
個
小
城
鎮
的
居
民

生
老
病
死
的
故
事
。
在
第
一
幕
中
，
分
別
屬
於

兩
個
家
庭
的
兩
名
小
孩
子
慢
慢
成
長
；
第
二

幕
，
兩
名
小
孩
長
大
了
，
成
為
劇
中
的
男
、
女

主
角
，
並
且
相
戀
結
婚
；
第
三
幕
，
場
景
遷
往

到
墳
場
去
，
是
一
段
關
於
死
亡
的
戲
。
第
一
、

二
幕
所
說
的
是
一
般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
但
第
三

幕
卻
由
小
鎮
中
逝
去
的
人
坐
在
墳
前
。

劇
本
描
寫
的
是
人
的
成
長
和
生
老
病
死
的
過
程
。
它
不
是

說
大
道
理
，
而
是
通
過
生
活
中
的
日
常
瑣
碎
事
件
帶
出
我
們

應
該
珍
惜
生
命
、
珍
惜
眼
前
一
切
的
訊
息
。
戲
劇
大
師
鍾
景

輝
多
次
表
示
香
港
應
該
每
五
年
便
上
演
一
次
︽
小
︾
劇
，
因

為
可
以
讓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小
孩
成
為
青
少
年
時
也
可
以
欣
賞

它
，
從
中
對
人
生
和
生
老
病
死
有
所
體
會
。

由
於
劇
作
家
受
了
中
國
戲
曲
表
現
手
法
的
影
響
，
每
場

戲
均
不
設
像
真
的
佈
景
，
而
只
是
用
了
兩
桌
兩
椅
和
一
個

木
框
作
為
全
景
。
另
外
，
劇
本
更
沒
有
任
何
道
具
的
指

示
，
演
員
只
是
靠
動
作
來
表
達
他
們
正
在
進
行
的
事
情
，

例
如
他
們
做
拖
牛
和
做
飯
的
動
作
來
讓
觀
眾
知
道
他
們
正

在
送
牛
奶
和
在
廚
房
裡
燒
菜
。

除
了
舞
台
劇
之
外
，
當
鍾
景
輝
在
無
綫
電
視
任
職
編
導

時
，
曾
推
出
專
門
演
出
中
外
經
典
話
劇
的﹁
電
視
劇

場﹂
，
︽
小
︾
劇
正
是
其
中
一
個
製
作
，
梁
天
、
梁
舜

燕
、
張
之
珏
是
該
劇
的
主
要
演
員
。
我
沒
有
看
過
此
劇
，

但
有
趣
的
是
，
我
每
次
跟
年
紀
較
長
的
朋
友
提
起
此
劇

時
，
大
家
都
不
約
而
同
地
有
同
樣
的
反
應
：
記
不
起
劇

名
，
但
對
演
員
手
上
沒
有
拿
着
任
何
道
具
卻
能
表
達
出
他

們
正
在
做
的
動
作
則
非
常
印
象
深
刻
，
並
且
一
定
提
起
燒

飯
的
一
幕
戲
。
這
是
一
個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的
半
小
時
電

視
劇
，
觀
眾
卻
能
牢
記
至
今
，
可
見
它
當
時
是
如
何
震
撼

熒
幕
前
的
觀
眾
。

以戲曲手法演《小城風光》

今
年
端
午
節
，
鈴
木
忠
志
在
古
北
水
鎮
度
過
七
十
六

歲
生
日
。
當
他
看
到
長
城
腳
下
，
以﹁
司
馬
台﹂
為
背

景
，
有
一
座
類
似
古
希
臘
的
露
天
劇
場
，
特
別
興
奮
。

他
說
，
如
果
在
這
樣
的
劇
場
演
出
︽
酒
神
狄
俄
尼
索

斯
︾
，
是
件
非
常
有
意
思
的
事
，
他
會
非
常
喜
悅
。
半

年
後
，
這
件
事
實
現
了
！

鈴
木
忠
志
導
演
的
︽
酒
神
狄
俄
尼
索
斯
︾
來
自
古
希
臘

︵
公
元
四
八
零
至
四
零
六
年
︶
戲
劇
家
歐
里
庇
得
斯
的
悲

劇
，
故
事
講
的
是
，
忒
拜
王
彭
提
斯
阻
止
酒
神
狄
俄
尼
索
斯

教
在
忒
拜
傳
播
，
酒
神
狄
俄
尼
索
斯
為
了
懲
罰
彭
提
斯
，
迷

惑
忒
拜
的
女
人
靈
魂
，
其
中
也
有
彭
提
斯
的
母
親
阿
嘉
妃
，

彭
提
斯
本
人
也
被
迷
惑
，
他
來
到
那
些
婦
女
狂
歡
的
宴
會

上
，
被
崇
拜
者
撕
成
碎
片
。
神
志
不
清
的
阿
嘉
妃
，
提
着
兒

子
彭
提
斯
的
頭
顱
離
開
，
當
她
醒
過
來
，
才
發
現
兒
子
已

死
，
自
己
也
成
為
殺
死
兒
子
的
兇
手
。
這
部
作
品
曾
多
次
被

搬
上
舞
台
，
多
以
理
性
和
本
能
，
政
治
與
宗
教
，
人
類
與
自

然
的
角
度
演
繹
。
鈴
木
忠
志
的
排
演
，
把
焦
點
放
在
彭
提
斯

的
母
親
身
上
，
這
個
不
幸
的
女
性
，
在
這
場
不
同
價
值
觀
的

男
人
們
的
紛
爭
中
，
在
異
族
文
化
摩
擦
中
，
被
嫁
禍
殺
死
了

親
生
兒
子
，
人
性
被
撕
裂
到
極
點
。
鈴
木
說
，
最
好
的
劇
本
是
古
希
臘

悲
劇
，
他
做
戲
劇
是
因
為
對
人
感
興
趣
，
他
的
作
品
永
遠
從
人
性
出

發
。
這
部
戲
是
鈴
的
代
表
作
之
一
，
曾
經
在
日
本
、
俄
羅
斯
、
紐
約
等

地
演
出
，
一
九
九
五
年
作
為
第
一
屆
戲
劇
奧
林
匹
克
開
幕
演
出
，
在
雅

典
衛
城
的
山
丘
上
，
可
以
容
納
五
千
人
的
露
天
劇
場
演
出
。

一
九
七
六
年
，
鈴
木
忠
志
在
日
本
富
山
縣
利
賀
村
，
租
了
一
所
農
民

住
房
改
造
成
舞
台
，
稱
為﹁
利
賀
山
房﹂
，
將
劇
團
從
東
京
遷
移
於

此
。
從
一
九
八
二
年
開
始
，
這
裡
每
年
舉
行﹁
利
賀
戲
劇
節﹂
。
一
九

八
七
年
，
利
賀
國
際
戲
劇
研
究
中
心
建
成
，
同
年
，
鈴
木
忠
志
又
建
造

了﹁
新
利
賀
山
房﹂
，
利
賀
的
劇
場
最
大
的
特
點
是
它
與
自
然
的
和

諧
。
在
鈴
木
看
來
，
在
一
種
和
諧
的
關
係
中
，
人
才
能
放
棄
與
自
然
的

敵
對
，
放
棄
無
休
止
地
從
自
然
的
攫
取
，
也
才
能
更
好
地
領
悟
到
來
自

於
自
然
的﹁
動
物
能
量﹂
。
鈴
木
忠
志
的
創
作
風
格
是
把
日
本
傳
統
戲

劇
精
神
與
西
方
融
為
一
體
，
他
改
編
過
希
臘
悲
劇
︽
酒
神
︾
、
︽
特
洛

伊
的
女
人
︾
、
︽
伊
底
帕
斯
王
︾
及
莎
士
比
亞
劇
︽
李
爾
王
︾
、
契
訶

夫
︽
三
姐
妹
︾
、
法
國
名
著
︽
大
鼻
仔
情
聖
︾
等
。
︽
酒
神
︾
是
鈴
木

忠
志
戲
劇
美
學
的
代
表
作
品
。
幽
暗
的
舞
台
燈
光
，
使
得
劇
場
肅
穆
如

佛
教
聖
堂
，
鈴
木
忠
志
從
劇
舞
台
中
歸
納
出﹁
陰
暗﹂
的
原
理
，
認
為

唯
有﹁
陰
暗﹂
的
舞
台
，
才
可
以
減
低
現
代
劇
場
當
中
對
於
視
覺
的
依

賴
，
以
此
啟
動
觀
眾
視
覺
之
外
的
感
官
。
且
看
鈴
木
忠
志
如
何
在
古
長

城
劇
場
展
示
他
的
舞
台
張
力
。

古
北
水
鎮
裡
有
幾
座
劇
場
，
平
日
有
戲
曲
和
雜
耍
等
演
出
，
新
建
的

露
天
長
城
劇
場
是
第
一
次
啟
用
，
就
迎
來
大
師
鈴
木
忠
志
的
作
品
，
古

北
鎮
有
幸
，
愛
戲
者
有
幸
。
北
京
愛
戲
之
人
，
早
已
翹
首
期
待
，
古
北

水
鎮
也
做
好
充
分
準
備
，
兩
場
演
出
都
有
專
車
接
送
。
可
惜
我
最
早
知

道
這
個
消
息
，
卻
無
緣
趕
去
觀
看
。
留
待
明
年
吧
，
據
知
鈴
木
的
劇
作

會
每
年
一
次
來
中
國
。

鈴木忠志古北行

許
多
未
有
上
車
的
人
，
希
望
樓
市
會
跌
。
但
是
樓

市
下
跌
的
時
候
，
卻
是
提
高
利
息
的
時
候
，
供
樓
的

利
息
負
擔
很
重
，
不
及
租
樓
那
麼
便
宜
，
結
果
又
決

定
不
買
樓
了
。
不
少
朋
友
就
錯
過
了
做
業
主
的
機

會
。
筆
者
認
為
，
如
果
有
能
力
供
樓
，
辛
苦
一
些
也

要
在
下
跌
的
時
候
買
樓
。
因
為
從
長
遠
計
算
，
整
個
地
球

都
在
出
現
通
貨
膨
脹
，
有
一
人
一
票
就
有
通
貨
膨
脹
。
政

客
的
辦
法
，
就
是
不
斷
舉
債
，
為
選
民
開
出
福
利
的
支

票
，
由
下
一
代
的
領
導
人
為
自
己
償
還
債
務
，
相
當
划

算
。
最
好
的
辦
法
就
是
提
高
最
低
工
資
，
放
寬
了
退
休
的

福
利
，
其
實
他
們
心
裡
都
明
白
：
一
煲
粥
，
人
多
瓜
分
福

利
，
最
容
易
做
的
辦
法
，
是
不
斷
加
水
。
最
緊
要
是
可
以

把
選
票
弄
到
手
，
後
果
如
何
，
不
必
自
己
負
責
。
現
在
全

世
界
的
政
府
都
是
用
放
寬
銀
根
、
增
加
貨
幣
發
行
量
，
增

加
財
政
赤
字
的
辦
法
去
應
付
困
境
。
所
以
，
鈔
票
的
購
買

力
直
線
下
跌
，
消
費
者
持
有
房
屋
，
除
笨
有
精
，
因
為
分

期
付
款
，
你
現
在
向
銀
行
借
六
百
萬
，
二
十
年
後
，
你
大

概
只
需
要
歸
還
現
在
的
一
百
萬
左
右
的
購
買
力
而
已
。
因

為
那
個
時
候
，
你
的
工
資
又
增
加
了
。

資
金
都
是
向
着
一
個
方
向
流
動
。
在
美
國
零
利
率
的
時

候
，
所
有
投
機
的
金
錢
，
都
認
為
購
買
房
屋
物
業
最
好
，
這

樣
就
有
過
度
投
資
的
問
題
。
一
般
而
言
，
現
在
香
港
的
租
金

水
平
，
單
位
樓
價
的
百
分
之
一
到
百
分
之
二
，
回
報
率
很
低

很
低
。
美
國
這
一
次
加
利
息
的
周
期
，
肯
定
在
兩
年
裡
面
會

提
高
利
率
二
厘
以
上
，
換
句
話
說
，
按
揭
利
率
將
會
達
到
三

厘
半
到
四
厘
，
買
樓
投
資
是
虧
本
的
生
意
。
所
以
，
投
機
的

資
金
將
會
從
樓
市
撤
退
出
來
，
這
種
情
況
很
可
能
在
明
年
六

月
出
現
。
樓
市
就
會
出
現
鐘
擺
的
效
應
。
前
一
輪
投
資
過
度

了
，
現
在
賣
樓
的
力
度
也
會
過
度
。
有
人
說
，
樓
市
會
下
跌

一
成
，
有
人
說
，
會
下
跌
百
分
之
五
十
。
但
無
論
如
何
，
特

區
政
府
會
出
來
維
持
樓
市
的
秩
序
，
加
上
最
低
工
資
、
建
築
工
人
的

工
資
不
斷
上
升
的
因
素
，
香
港
的
樓
市
向
下
調
整
後
會
重
新
向
上

行
，
最
後
會
回
歸
到
比
較
合
理
的
水
平
。
即
是
說
，
波
動
下
跌
之

後
，
仍
然
會
上
升
到
一
個
合
理
的
水
平
。
當
樓
宇
跌
價
一
成
半
的
時

候
，
如
果
你
沒
有
物
業
，
就
應
該
盡
快
上
車
。

香
港
的
市
面
，
需
要
旅
遊
業
帶
領
景
氣
和
消
費
力
。
如
果
香
港
選

民
認
為
應
該
鼓
勵
那
些
趕
走
了
遊
客
的
激
進
反
對
派
，
讓
他
們
繼
續

當
選
，
香
港
人
將
無
運
行
，
旅
遊
業
將
會
衰
退
下
去
，
失
業
率
將
會

增
加
，
樓
市
調
整
的
深
度
會
劇
烈
一
些
。
如
果
香
港
人
認
為
應
該
全

力
維
護
經
濟
發
展
，
維
護
旅
遊
業
，
維
護
就
業
機
會
，
就
應
該
用
選

票
趕
走
激
進
派
，
大
家
的
日
子
會
好
過
一
些
。

樓市什麼時候會跌？ 古今
談
范 舉

內
地
常
用
詞
：
揸
緊
。
揸
緊
扶
手
、
揸
緊
緣
分
、
揸
緊
機
遇
…
…
機

會
並
非
死
力
揸
緊
始
達
，
成
功
與
否
還
需
幾
分
運
氣
。
如
若
害
怕
機

會
、
抗
拒
機
會
，
那
麼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成
功
可
能
性
亦
會
等
於
零
。

Joey

非
常
年
輕
便
進
入
模
特
兒
經
紀
行
業
，
二
十
年
間
經
他
提
攜
上

位
的
模
特
兒
無
數
，
例
如
來
自
夏
威
夷
的
混
血
美
女Jocelyn

、
新
加
坡

白
裡
透
紅
美
容
大
牌
廣
告
明
星
亦
混
血
美
女D

aneille

、
還
有
當
時
來
港
碰
運

氣
來
自
美
國
的
樂
基
兒
。
個
子
並
非
高
頭
大
馬
的
基
兒
落
在Joey

眼
中
，
被

看
出
與
眾
不
同
獨
特
而
性
感
美
態
，
立
即
簽
約
，
未
幾
證
明
眼
光
有
價
，
基

兒
迅
速
上
位
成
為
一
級
模
特
兒
。

作
為
模
特
兒
經
紀
人
，
猶
如
為
別
人
作
嫁
衣
，
一
代
接
一
代
少
女
上
位
，

甚
至
大
紅
大
紫
名
成
利
就
，
他
們
卻
緊
守
崗
位
迎
新
人
、
維
護
兼
栽
培
明
日

之
星
、
送
紅
人
。
紅
了
，
自
然
有
人
來
掘
角
，
受
不
住
甘
詞
厚
幣
者
離
開
，

為
新
公
司
發
財
去
，
周
而
復
始
，
公
程
式
般
如
此
這
般
繼
續
下
去
，
他
默
默

繼
續
耕
耘
。

機
會
來
了
，
本
年
七
、
八
月
份
，
一
百
一
十
五
年
老
店
先
施
公
司
並now

T
V

聯
手
製
作
意
大
利
時
尚
特
輯
，
主
角
為Joey

旗
下
樂
基
兒
。Joey

隨
隊

協
助
，
途
中
不
時
拿
起
傻
瓜
相
機
及
手
機
為
基
兒
拍
照
，
製
作
組
員
相
互
傳

閱
，
包
括
先
施
公
司
負
責
人
馬
景
煊
先
生
，
深
覺Joey
鏡
頭
下
的
基
兒
另
具

誘
人
反
叛
美
態
。

拍
攝
工
作
完
畢
，
馬
先
生
邀
請Joey

操
刀
拍
攝
平
面
廣
告
大
片
，
這
個
突

如
其
來
的
消
息
，
將
從
來
沒
這
方
面
心
理
準
備
的
他
嚇
了
一
跳
，
既
喜
有
人
欣
賞
甚
至

提
出
重
用
，
又
驚
能
力
有
限
未
達
專
業
水
平
有
負
主
辦
方
宏
願
，
幾
度
徘
徊
，
一
再
請

辭
。
作
為
朋
友
，
筆
者
不
斷
鼓
勵Joey

上
馬
，
寄
語
機
會
不
常
來
，
甚
至
可
一
不
可

再
，
蘇
州
過
後
沒
艇
搭
。

猶
幸
港
滬
兩
地
首
間
百
貨
、
先
施
公

司
雖
已
經
一
百
一
十
五
年
，
作
風
卻
不

單
不
古
老
，
更
是
隨
和
自
由
，
惜
才
重

才
，
不
以
正
規
條
例
，
採
人
性
措
施
扶

助
新
人
，
在
八
號
風
球
下
，
橫
風
橫
雨

既
露
天
亦
室
內
，
將
好
幾
組
拍
攝
工
作

完
成
。
華
美
獨
特
作
品
拍
成
，
印
刷
書

刊
之
外
，
還
安
排
了
電
視
節
目
預
告
並

Joey
C
heung+

G
aile
Lai

攝
影
展
於

銅
鑼
灣
波
斯
富
街
先
施
公
司
舉
行
。
慶

幸
朋
友
得
此
千
載
難
逢
機
會
，
善
待

之
，
成
就
之
，
人
生
另
一
階
段
在
招

手
。讀

者
有
空
，
請
到
上
述
地
址
欣
賞

Joey

鏡
頭
下
與
過
去
不
同
面
貌
與
形

象
的
樂
基
兒
。

善待機會 此山
中

鄧達智

看
了
這
麼
多
年
各
地
的
選
舉
，

頗
有
感
慨
。

選
舉
是
什
麼
？
選
舉
其
實
是
候

選
人
之
間
各
自
提
出
一
個
畫
餅
充

飢
式
的
願
景
，
民
眾
喜
歡
接
受
哪

一
個
願
景
，
便
投
那
一
票
。
但
不
管
最

後
結
果
如
何
，
從
未
有
一
個
願
景
被
實

現
過
。
所
以
有
人
說
，
投
票
的
大
多

數
，
永
遠
都
在
事
後
發
現
自
己
的
選
擇

是
錯
誤
的
，
因
為
那
個
願
景
中
的
餅
，

都
是
畫
出
來
的
，
實
際
上
做
不
到
。

選
舉
，
有
時
只
是
被
選
舉
而
已
。
民

眾
投
票
，
也
是
被
迫
不
得
不
投
票
而

已
。
因
為
民
眾
不
能
去
投
已
經
被
醜
化

了
的
代
表
執
政
黨
的
候
選
人
，
就
只
能

去
投
他
的
對
手
。
而
那
個
對
手
，
無
非

是
被
那
個
在
遠
方
的
帝
國
操
控
着
的
傀

儡
罷
了
。
這
樣
的
所
謂
選
舉
，
看
看
中

東
的
某
些
國
家
，
被
選
出
來
的
，
不
都

是
為
帝
國
的
利
益
而
服
務
嗎
？
歐
洲
的
難
民
潮
，

不
正
是
因
為
帝
國
主
義
未
能
操
控
選
舉
的
結
果
而

造
成
的
嗎
？

選
舉
前
，
是
候
選
人
祖
宗
三
代
的
醜
事
會
被
揭

發
的
時
候
，
選
前
的
抹
黑
，
在
選
舉
中
多
到
數
也

數
不
清
，
選
民
有
能
力
分
辨
其
中
真
真
假
假
嗎
？

特
別
是
在
如
今
的
網
絡
時
代
，
常
常
會
在
最
後
一

刻
因
網
上
一
個
假
消
息
就
起
了
影
響
輸
贏
的
變

化
。
面
對
這
樣
的
時
代
，
選
民
如
何
自
處
？

選
舉
，
會
硬
生
生
把
民
族
撕
裂
開
來
，
成
為
非

黑
即
白
的
二
分
對
立
法
，
黑
中
無
白
，
白
中
無

黑
，
非
鬥
個
你
死
我
活
不
可
。
事
實
上
，
也
許
黑

白
混
和
的
灰
色
，
才
是
最
好
的
顏
色
。
但
在
選
舉

中
，
卻
絕
對
不
容
灰
色
的
存
在
。

選
舉
，
本
來
有
其
美
好
的
一
面
，
但
都
被
政
客

利
用
了
，
顯
示
出
的
卻
是
最
醜
陋
的
一
面
。
在
選

舉
中
，
從
未
出
現
過
政
治
家
，
有
的
，
永
遠
都
是

代
表
背
後
利
益
的
政
客
而
已
。

選
舉
，
最
嚴
重
的
後
果
，
是
深
化
了
不
同
族
群

之
間
的
歧
視
和
仇
視
。
而
世
界
，
正
走
向
這
樣
的

極
端
情
緒
之
中
。

看選舉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楊太平是退休老師。楊太平過去在我們工廠子
弟學校是教歷史的，他當過知青下過鄉，在「文
革」中做過造反派，只是後來善於察言觀色，轉
型快，沒有受到衝擊。後來，他先是在工廠上了
「七．二一」大學，然後又考上了當地的師範學
校，上了三年的學，便在工廠子弟學校教歷史。
楊太平和我很熟，因為他喜歡寫些東西，常拿
給我看。但他寫的那些東西實在不敢恭維，不光
是文字功夫欠缺，更主要的是他總想緊跟形勢，
服務政治，卻思想混亂，邏輯不清。但楊太平口
才不錯，天上地下、天南地北講上一兩個小時也
不覺得累。楊太平人長得也不錯，60多歲的人看
上去依然很英俊，往眾人跟前一站，竟有些器宇
軒昂。楊太平退休後沒事幹，身體又好，但卻找
不到適合他幹的工作，便常常在工廠花園裡和一
幫退休的老頭吹牛。慢慢的，楊太平便成了他們
的中心，吹牛的主角。
楊太平常常左手叉腰，右手不停地揮舞着，給在

花園閒坐的一幫老頭講形勢，講歷史。聽眾中，偶
爾也有一些年輕人。見有年輕人來聽，楊太平會更
興奮。那幫退休老頭的知識來源與信息來源只限於
央視的新聞聯播，是辨別不了多少是非的，但他們
卻對楊太平的知識與口才崇拜至極，常常是一個個
伸長了脖子，目不轉睛地瞪大眼睛，盯着楊太平聽
他的演講，不住地點頭，口裡還念叨到：「楊老師
懂得真多，楊老師真了不起……」
每當這個時候，楊太平便細瞇起眼睛，壓低了

嗓門，略微昂起頭，滿足地欣賞着一幫退休老頭
對他的讚揚、崇拜……
楊太平尤其喜歡講歷史，講現實，他覺得那是
他的強項。比如說，他講現在的不平等，就結合
太平天國來講，講太平天國的農民怎樣造反，怎
樣追求平等，怎樣均貧富；講反美反日，就講義
和團怎樣扶清滅洋，刀槍不入，大殺洋人。他還
講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孫中山等人的故
事，再結合現在的腐敗亂象，不公平、不平等的
現實，真是講得活靈活現、深入淺出。我在旁邊
聽過他的幾次演講，知道了楊太平的歷史知識只
是限於解放後官方正規的歷史教科書，與我後來
反覆細看，反覆比對的歷史知識有很大的區別，
我也勸他多讀些歷史資料，而且要全面讀系統
讀，並且上網讀，然後進行比對與思考，要不就
會把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弄得畫虎類犬，面目全
非。楊太平對我在公開場合沒有與他辯論，只是
私下裡對他勸告的做法挺感激，但對我勸告他多
讀些書以明是非，卻明顯表示出不屑一顧。
來聽楊太平演講的年輕人也愈來愈多，大多數
年輕人的水平與那幫老頭的水平相比強一些，但
也強不了多少，對楊太平也是充滿了讚揚與崇
拜，這讓我感到很悲哀。也許是來聽楊太平演講
的以底層的年輕人居多，而他們又為生計而忙，
是沒有多少時間看書的。但有一次，當楊太平講
到曾國藩打下南京城，想當皇帝，就可以立馬當
上，他手下的大將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都支

持曾國藩當皇帝。這時，有一位年輕人說道：
「楊老師，你亂說，左宗棠、李鴻章絕對不會支
持曾國藩當皇帝。如果曾國藩真想當皇帝，左宗
棠、李鴻章還會去打曾國藩。曾國藩的弟弟曾國
荃當然支持他當皇帝，那樣，曾國荃就可以得到
更多的好處……」我知道楊太平碰到一個懂歷史
的年輕人啦。但楊太平腦子靈，轉得快，又馬上
說道：「左宗棠、李鴻章曾經想支持曾國藩當皇
帝，只是後來見形勢不對，才變了……」還沒等
楊太平說完，那個懂歷史的年輕人又馬上說道：
「不對，左宗棠、李鴻章從來就沒有想過支持曾
國藩當皇帝……」那瞬間，楊太平尷尬極了，他
想反駁，卻明顯感到自己的知識不夠用。楊太平
的目光望向我，我知道他渴望我出手相助。我本
來不想幫他，因為他太不老實，又胡說八道，但
楊太平目光裡的乞求與渴望，讓我善念一動。那個
年輕人與我很熟，也常常問我一些問題，我只好打
圓場，說道：「楊老師可能是一時忘了，他其實知
道曾國藩的事挺多的。」 楊太平也連忙說道：
「是的，是的，書看多了，一時說攪了……」
這事過後，楊太平依然天天在花園裡「演
講」，依然滿足地欣賞着一幫退休老頭對他的讚
揚、崇拜。看來，他已經享受人們對他的讚揚、
崇拜。但他依然信口開河，張嘴胡說。比如說，
楊太平最喜歡把社會的平均與平等混為一談，並
且總拿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喊出均貧富的口號，
與現在人們要求公平正義攪和成一碼事，我覺得
是很可笑的。我告訴他，一個社會應該追求平
等，追求公平正義，但不能追求平均，因為人的
能力，人的努力是千差萬別的，能力與努力的結
果也應該有區別，只要社會機制調節得好，這根
本不是問題。好的社會機制用能力分配、公平分

配、良心分配這三種手段，會把能力與努力的差
別調節得很好。而有均貧富的思想是很可怕的，
這是我們這麼多年來所犯錯誤的根本所在。一個
公平正義的社會會把貧富差別降低到最小，而均
貧富的思想和由此產生的行為，則最後總把貧富
懸殊拉到了最大……
我的這些話，楊太平是完全聽得懂的，但他對
我的勸告開始不耐煩，竟嘲笑我白讀了這麼多
書，卻不懂得真正的道理。我問他什麼叫真正的
道理？楊太平理直氣壯地說：「不管怎麼樣，像
朱元璋那樣成功了，就是真正的道理！」
我突然覺得楊太平這種罔顧事實，顛倒黑白的
思想與說法很可怕，去對底層不懂常識、不懂邏
輯、不辨是非的人演講更可怕。其實我們的生活
中早已形成了一股堅不可摧的「群氓式」社會形
態。這種群氓式社會形態，只聽宣傳，只看表
象，而對形成不公平的社會深層原因卻從不思
考，也無法思考，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學會常
識，學懂邏輯，更不懂得用邏輯去推理，來得到
事實的真相。經濟學家張維迎說過：「無知的人
總是被無恥的人利用。」這話一點不假。
楊太平這種人的行為更是為「群氓式」社會形
態添磚加瓦，火上澆油。形成這種社會形態的原
因則是我們的宣傳、教育遮蔽歷史真相所造成的
後果，其實正是他們為自己深挖了一個巨大的陷
阱。雖然楊太平只是一個小人物，但歷史上楊太
平這種形態的人所起的作用非常邪惡。只是歷史
沒有給楊太平這種機會，他依然只是一個退休教
師，一個在花園裡「演講」，滿足於一幫退休老
頭對他的讚揚和崇拜的小人物，但如果歷史與社
會為他提供了一個更大的舞台呢？
所以，我們的社會應該警惕楊太平這種人。

罔顧真相的楊太平
百
家
廊

蒲
繼
剛

人
不
如
牛
，
在
牛
之
義
無

反
顧
。

又
一
宗
人
車
撞
牛
，
致
牛

重
傷
死
亡
的
事
件
。
現
場
血

迹
斑
斑
，
令
人
慘
不
忍
睹
。

我
曾
住
西
貢
牛
寮
，
經
常
在
西

沙
公
路
一
帶
看
見
群
居
的
牛
家
族

一
起
在
田
野
及
房
舍
穿
梭
。
牠
們

原
先
是
停
耕
的
牛
，
被
恩
准
不
予

牢
困
及
屠
宰
，
但
亦
沒
有
規
管
，

任
由
其
自
生
自
滅
。
有
人
說
這
些

牛
是
今
天
城
市
裡
最
自
由
自
在

的
，
無
須
被
折
磨
或
生
產
，
天
生

天
養
。
我
們
經
常
在
白
天
或
在
夜

裡
，
見
着
牠
們
聯
群
結
隊
穿
徑
入

村
，
在
公
路
上
橫
行
直
過
，
無
懼

走
路
的
行
人
、
高
速
的
車
輛
、
追

趕
牠
們
的
小
孩
或
暴
風
雷
雨
。

您
大
可
以
說
這
些
被
棄
養
的
牛
群
橫
行
無

忌
，
在
我
眼
中
牠
們
是
坦
蕩
純
良
的
動
物
，

就
是
相
信
人
們
會
讓
路
給
牠
們
，
無
須
奔
走

如
喪
家
犬
。
牛
群
有
時
壯
觀
得
令
人
讚
歎
，

二
十
多
隻
老
幼
的
牛
群
躺
臥
在
草
地
上
，
享

天
倫
之
樂
；
沒
有
人
知
道
牠
們
生
存
之
道
，

只
知
道
彼
此
互
相
關
顧
，
一
隻
也
不
能
少
。

據
說
被
撞
死
的
牛
是
年
輕
的
成
員
。
牠
奄

奄
的
身
體
躺
在
馬
路
上
，
牛
群
都
極
其
傷
心

難
過
。
牠
們
努
力
想
把
牠
推
到
行
人
道
上
，

顧
不
得
人
類
的
車
隊
鼓
譟
。
牛
群
沒
有
表
示

憤
怒
，
因
為
牠
們
連
怒
的
能
力
都
沒
有
，
只

是
繼
續
地
義
無
反
顧
，
對
失
去
的
家
人
履
行

最
後
的
義
務
。

我
記
起
在
西
班
牙
巴
塞
羅
那
看
鬥
牛
，
那

是
最
殘
忍
的﹁
競
技﹂
活
動
。
年
輕
力
壯
的

小
牛
從
牛
棚
快
樂
地
跑
出
，
以
為
鬥
牛
者
是

素
常
訓
練
牠
的
遊
戲
對
手
，
誰
不
知
瞬
即
被

其
雙
刀
插
肩
，
頹
然
跪
下
。
身
受
重
傷
的
牛

依
然
奮
力
爬
起
，
但
對
手
是
早
有
預
謀
的
勇

士
隊
伍
，
接
力
鬥
至
牠
筋
疲
力
盡
而
死
。
如

此
極
不
公
平
的
謀
殺
事
件
，
只
見
人
之
殘

酷
，
牛
之
天
真
，
以
及
人
不
如
牛
。

人不如牛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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